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亚太教育科学期刊 
2019; 1(4): 42-45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j/apjed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Self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oriented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Peihsin Hsieh
1, *

, Lueiling Hsieh
2
 

1Art and Design Department,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china 
2Welfare society Development Center,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Tokyo, Japan 

Email address: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Peihsin Hsieh, Lueiling Hsie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Self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oriented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Vol. 1, No. 4, 2019, pp. 42-45. 

Received: November 15, 2019; Accepted: December 26, 2019; Published: February 10, 2020 

Abstract: Personal learning style changes with the enrichment of network resources. "Virtual" means the network. The 

platform provided by e-learning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is full of many intelligent systems, which use computer systems to 

deal with th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training and learning. Interaction similar to traditional 

face-to-face contact is rare, the way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re also differ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group-to-person relationships also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The way of personal learning will change with the richness of 

network resour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up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group-owner relationship of the network and the learning-oriented core competence.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group-self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oriented core competence. The 

future learning environment will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twork, and the group-self relationship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future 

teaching goals. In particular,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the network in their life and learning,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be helpful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under virtual network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there can be some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b-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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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学习环境级是指网络学习环境。在类似传统面对面接触的互动已稀少，人际互动的方式亦不同以及群己关

系的建立与维持也因人而异。个人学习的方式会随着网络资源的丰富化而随之改变。本研究目的是对高校生群体，网

络之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核心能力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以调查法与统计分析, 发现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核心能力

具有高度相关。研究成果以期能为今后的教育或相关领域之教学内容及课程计划，提供符合时代与社会需求的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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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高校生对于网络的依赖与日俱增。2005 年美国高等

教育应用研究中心指出，学生每周花上 11 到 15个小时

在使用手机与计算机之上。到了 2010年研究则发现学生

每周平均上网花费的时间长达 21.2 小时，甚至有近9.1%

的美国大学生每周上网超过 40 小时[12]。面对数位科技

带来知识高度开发的新世纪，致力提升学习成效一直都是

教育界重要的课题。教学与学习方式如何结合信息科技的

优势，应用数位科技于教学活动中，以新的学习方式让学

习者有效学习，此趋势是当今教育体系中的挑战，也是今

日研究者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 

个人的学习方式随着网络资源的丰富化而改变。“虚

拟”是指网络的意思,虚拟环境里网络学习所提供的平台，

充满了许多智慧系统，都以计算机系统处理知识与技术的

沟通，来做为训练与学习的工具[1]。网络的兴起，解决了

过去信息不足的问题[3]。网络的虚拟学习环境虽然为全球

化发展的环境打造一个有效的学习平台。然而置身于虚拟

环境中，学习方式会随着网络资源的丰富化而调整；便利

性而改变；功能性而调整,学习过程亦会随着生活习惯而

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需要开发特殊的技能有效的管理虚

拟环境与虚拟学习,尤其高校生在生活与学习上，对网络

的依赖程度甚高，对学习的影响则有待研究做进一步的验

证。研究目的针对高校生从网络之虚拟学习环境的知识探

索学习中，根据调查统计资料分析，实证群己关系与学习

导向核心能力的相关性。 

2．相关名词 

2.1．虚拟学习环境 

在网络中形成一群虚拟的团体，彼此看不到对方，但

似乎空间是存在的，网络中对个人心理及内在产生的空间

意向可称作是虚拟特性,计算机网路使用者，没有真实的

身分、年龄、职业、性别、组织或是社会阶级的分别，因

为使用者的社会线索都不见了，他们可以以非现实的人格

型态出现在这虚拟的空间和时间里，真实的身分也不会被

揭露，在这样的开放空间当中，可以任凭着使用着发挥想

象力和冒险的心，沉浸在网络世界中[16]。虚拟环境下的

学习模式甚多，例如,“领域模式”提供了各种专业性的知识；

“学习模式”提供了当下最热门的知识[13]；“教育模式”提

供了各种教学选择；“界面模式”提供了使用者与网络系统

之间的资料交换等等。经常性的接触网络学习系统，充分

浏览知识系统的相关界面，将可累积许多知识,以及建构

所预期的各项能力。 

高校生认为网络学习的课程模式比透过正规的学习

方式更为有趣，即高校生偏好网络学习的方式胜过一般

传统教室的授课方式[2]。相关研究也指出学习者可以透

过非正式的学习环境或相关技术给他们提供更多不同的

学习资源[3]。而基于虚拟学习环境中的这种信任，网络

对于使用者透过网络方式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行动上有很

大的吸引力。网络提供学习与信息分享环境所拓展的价

值亦成时代的主流。网络学习环境除了比面对面学习的

授课方式拥有更少的威胁外，学习者可以拥有更多的隐

私及更多的机会思考并发问,或是可以直接透过网络搜

寻得到答案[2]。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科技的进步，学生的学习环境不

只侷限于学校实体的教室、教师面对面的授课方式及教

师主导教学的模式，亦可利用网络在线学习的方式达到

更好的学习效果及更倾向建构主义的学习[5]。近年来许

多学习方式与科技互相结合，使获得新知识的方式有更

多选择，其中因为网络的普及，使得利用网络做为学习

的辅助工具也成为繁忙的现代人常用的方式之一，不仅

可以克服时间上的限制，也不受距离、空间的限制，故

此种跨时空的学习方式渐渐兴起[6]。许多大学为了因应

此趋势，开始设置网络学习、课程及建置网络学习环境，

希望透过实用且具有学习价值的新工具来提升学生的学

习动机，协助将网络学习的表现与档案管理结合，以提

升教育的质量，进而发挥教学效益来增进学生优质的表

现[10]。 

网络学习除上述各种特色外，网络学习也被认为是一

种更倾向建构主义的学习方式，是有助于学生思考的方式，

并让学生在学习成果方面能有效的提升。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常被用来说明网络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模式，为

近半世纪以来新兴起的一套知识论（Epistemology）[11]。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知识是从学习者自身的经验与思想中

去架构自己的知识表征[14]。高校生对于网络学习环境的

认知，集中在追求真实理解知识并视为搜集信息和认知发

展之创新选择工具；网际网络不只有益于学生学习概念的

形成与发展，也连结与建构其高层次认知思考策略以提升

自我学习表现[15]。 

2.2．学习导向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足以发展独特性与具有无法被模仿的特定

能力和技能。核心能力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必须能显著

的让使用者获得预期的认知价值；2.必须能够渗透多元的

环境；3.必须具有无法被他者模仿的特定[7]。另外, 核心

能力具有三种特质：1.可创造显著的使用者价值；2.具有

独特的竞争力；3.能力可被应用在任何地方和环境[7][9]。

核心能力必须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做调整。从个人对社会的

核心能力贡献的观点，发现学习的核心能力与创造力思维，

是直接贡献环境的核心能力组合。 

核心能力发展包含了生手、初学者、熟手、专家、

世界级名师五个层次[4]。学习的循环从经验、反应、计

划、决定、行动等步骤中周而复始。核心能力发展也将

依循着从经验、观察、概念、实验再回到经验[8]。学习

导向核心能力的衡量,是从审视自我是否能够严谨的判

断自己的行为和承认自己的弱点，并知道何时需要改变

自我、人际关系和管理等行为[12]。检验自我是否能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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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或书本等学习路径，学得自己所不足的知识与能

力。查验自我经由网络学习，来管理与掌控自己命运的

程度。此外也从审视自我是否能从过去成功或失败与错

误中记取教训，并不断的透过网络学习再造成功经验。

最后检验自我是否能快速的理解和记取新信息，并掌握

与运用新信息等构面进行调查。个人透过以上学习导向

核心能力以建构个别的专业能力，这项专业能力也将完

整的反应在工作的表现上。 

3．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构 

本研究以调查法来探究在虚拟学习环境下, 高校生

对群己关系和学习导向核心能力建构的情况。其次以线性

结构关系模式(LISREL)，分析群己关系、学习导向核心能

力的关系。资料分析的步骤：1.首先检验问卷的信度与效

度；2.检验群己关系、学习导向核心能力等变量；3.验证

群己关系、学习导向核心能力之间的关系强度。综合以上

虚拟学习环境的影响, 以确认虚拟学习环境的群己关系

对学习导向核心能力建构与技能展现的影响。本研究建立

下列假设，假设H(1)：高校生对虚拟学习环境之群己关系

的一致性较高。假设H(2)：高校生的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

核心能力之间有相关。 

3.2．衡量工具与量测 

在群己关系方面, 虚拟学习环境的群己关系包含了

经由网络系统的人际互动情况、以网络系统搜寻知识学习

的频率、探索知识的深度和广以及建立个人知识库等个人

的知识管理情况。等四个构成要素做为衡量虚拟学习环境

的群己关系量表之基础，原始题项为5题。 

在学习导向方面, 学习导向之衡量工具也是根据发

展的量测方式，且经由验证后的量测工具，配合研究主题

加以适度调整。衡量构面以自省能力、选择性学习、责任

感、教训中学习、掌握与运用新信息等构成要素做为学习

导向的核心能力量表之基础，原始题项为6题。两份问卷

均以Likert五点尺度量表，由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给予1

至5的指数加以衡量。本研究以在校高校生为对象, 学习

导向有效回收问卷161笔数据、群己关系有效回收问卷161

笔数据，共计312笔有效数据。 

4．研究分析 

4.1．信度检定 

根据 KMO（Kaiser-Meyer-Olkin）度量来考察的是变

量之间的偏相关性。根据研究分析显示, KMO统计量的值

为0.756, 大于0.5，且0.7～0.8之间, 说明群己关系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越高，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

分析的检验结果指标 p-level=0.000 小于0.05, 表示具有

显著意义。经由上述统计分析，整体而言，对于群己关系

有显著的影响，即表示不同属性背景中，有明显差异。 

4.2．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相关性分析 

从描述统计来看，平均值为相对集中较多的中心位置, 

学习导向均值为4.0932，群己关系均值为3.2957，两者的

均值皆大于3, 表示高校生在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相皆为

正向意义与其存在价值。从标准差来看, 表示样本数据的

离散程度。因为1个标准差等于正态分布下曲线的68.26%

的面积，标准差越小，表明数据越聚集。根据统计分析得

知学习导向标准差为0.52680，群己关系标准差为0.83039。

两者标准差值均小于1, 亦可说明研究样本具有同质性。

如表1所示。 

重叠系数为 0.26（即典型相关的平方，表示两组变量

的典型变量间有共同变异的百分比，将它乘上典型变量对

该组变量解释变异的比例，即表示典型变量解释的平均百

分比）。学习导向的变量之中被典型函数 ( 1- 5) 所解释的

累积比例为100%，而学习导向的典型变量可解释学习导向

核心能力之变量，而两组的重叠系数为 0.26，表示两组具

备高度相关。研究以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R值）来看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通过相关系数r来

表示。相关系数r的值在-1和1之间，可以是此范围内的任何

值, r值在0和1之间，散点图是斜向上的，这时一个变量增

加，另一个变量也增加。研究显示群己关系相关系数为1.75, 

数值表示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核心能力具有显著相关，表

示两者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亦即表示，群己关系与学习

导向核心能力之间具有高度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 描述统计 

 学习导向 群己关系 均值 标准差 

学习导向 
Pearson 相关性 1 0.175* 

4.0932 0.52680 
显著性（双侧）  0.026 

群己关系 
Pearson 相关性 0.175* 1 

3.2957 0.83039 
显著性（双侧） 0.026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5．结论 

5.1．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核心能力关系密切 

研究透过文献探讨与研究变项的内涵考虑，经由严谨

且周详的调查过程，建构符合研究主轴的变项，并依据研

究目的重新组成衡量构面，而在正式施测的检验中，信度

数据达到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显示本研究量测问

卷具有颇高的信度水平。研究验证了假设(1)：高校生对虚

拟学习环境之群己关系的一致性较高。以及假设(2)：高校

生的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核心能力之间的关系密切。显示

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核心能力有高度相关，可对群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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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发挥确实且正面的影响；亦即，愈是在网络系统与

周遭人联络的频率、搜寻知识、时间与内容等特质，则越

是能够严谨的判断自己的行为和承认自己的弱点，并知道

何时需要改变自我、群己关系和管理等行为。能透过网络

学习路径，学得自己所不足的知识与能力。能经由网络学

习以管理与掌控自己的命运。能从过去成功或错误中记取

教训，并不断的透过网络学习再造成功经验。能快速的理

解和记取新信息并掌握与运用新信息。 

以教学应用为例，若能提供或支持学生在群己关系方面

的表现，并规划或导入良好的网络系统。增加周遭人员

联络的频率与周遭人员联络的人数,以及增加网络系统

搜寻知识相关网站的频率等合作行动。将可藉此增进学

生学习导向的自发性动机与行为，并有效达成个人创造

的目标，进而获得最大的学习成效以及提升群己关系。

经由本研究的实证分析，不但验证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

的核心能力的高度关系，亦可说明群己关系对实际的学

习导向发挥正向影响的过程与结果。 

5.2．教育或学习应用的启发 

网络世界的环境为全球化打造一个有效的学习平台。

然而置身于网络环境中，个人的学习方式会随着网络资源

的丰富化而随之调整、学习活动的方式也会随着网络资源

的便利性而改变，学习方式亦随着组织特性与功能性而调

整、个人能力也要开发特殊的技能并增加有效的网络学习

环境。研究的意义不只是在于理解群己关系与学习导向具

有关系, 在教学应用方面或是相关研究领域, 亦可以从群

己关系与学习导向方面着手应用在学习课程。另外, 不只

是对于高校生在网络上的学习, 亦可衍生对所有网络学

习的对象, 并且拓展网络环境思考。未来的学习环境将与

网络息息相关,群己关系更是未来教学目标所不可或缺的。

尤其学生在生活与学习上，对网络的依赖程度甚高，研究

成果以期未来在虚拟的网络资源下, 能对个人或团体的

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导向方面能有所助益,对网络学习的

发展能有所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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